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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狱友的双拐

从青岛飞往吉林长春，再从长春机场
乘城际高铁赶往吉林市，尽管之前半岛记
者与金哲宏约定下高铁后，自行打车前往
与他约定的地点，但他还是在记者上高铁
前，给记者打电话要亲自到吉林火车站接
站。当记者走出火车站时，金哲宏和他的朋
友已经等在火车站广场上了。
广场上的金哲宏上身着白色衬衣，下

身浅黄色裤子，黑色皮鞋和白色袜子，头发
梳得整齐，面庞看上去很精神。一个看似健
康的中年男人，唯一的缺憾是他拄着双拐
行走。
“离开双拐没法走路。”金哲宏的朋友
告诉记者。从火车站广场到停车场，金哲宏
的两个铁拐使劲支撑着他的身体，每行一
步，金哲宏都显得异常艰难。金哲宏的朋友
想背他行走，但还是被金哲宏拒绝了。“今
后我得学会自立了。”金哲宏说。
双拐上有了一些锈迹，每行一步，双拐

拐脚碰触水泥地面会发出砰砰的响声。他
说，他腋下的双拐不是他出狱后自己购买
的，而是他从监狱里带回来的。
“在监狱里就拄拐了。”金哲宏表示，他
的这副双拐是监狱一个狱友的，而这个狱友
之前死在了监狱，后来他看这个双拐还能
用，于是，他就用起了这个“死人的双拐”。
在监狱的23年里，金哲宏身患支气管

炎、颈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眼底动脉硬
化、高血压3级（极高危险组）、2型糖尿病、
肾病、胃病、脑梗死、肺部严重钙化，腰椎、
颈椎多处错位椎管狭窄，鼻梁骨外伤性塌
陷，双腿因外伤造成闭合性创伤无法正常
行走。
2018年11月30日，此前被判处死缓、

入狱23年的金哲宏因“故意杀人的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在之后的10
个月里，上楼、下楼、去法院、去菜市场、去
北京的医院检查治疗身体，他走到哪里，这
副拐就跟到哪里。
他刚走出监狱时，连基本生活都难以

保障，买副拐的费用当然并不轻松。
尽管他在出狱9个月后，获得了468万

元的国家赔偿，但他并没有将这副拐杖扔
掉换新拐的打算。“希望未来能彻底扔掉
（拐杖），”他说，“双腿的闭合性创伤，能否
治好，现在还难预料。”

■眼前最主要的是治病

9月7日的吉林，室外大雨滂沱。这天，
是金哲宏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的次日。或
者，自这天起，他的生活将会有一场根本的
变化。
9个月前的2018年11月30日，被关押

了23年的金哲宏，在儿子、兄妹等家人的
迎接中，金哲宏第一次走出高墙。
“那天见面一家人抱作一团，除了泪
水，就是哽咽声。”金哲宏说，他入狱时，儿
子仅两岁；他入狱的次年春天，母亲接受不
了这个事实，去世了；母亲的骨灰被兄妹撒
入了鸭绿江，这是老人生前的遗愿。监狱里
的他不想耽误妻子的幸福，他向妻子提出
了离婚。夫妻离婚后，妻子带着儿子转嫁他
人。
被关押了23年的他，出狱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到父亲的坟上，将自己出狱的消息
告诉自己的父亲。他行走困难，那天，他手
持拐杖由儿子背着，来到了父亲的坟前。

23年了，他没有给父亲上坟，他发现父
亲的坟头上长满了荒草。他跪在地上使劲
拔除了父亲墓碑前的荒草，他将法院的无
罪判决放在了父亲的墓碑前，痛哭了一场。
在监狱的23年，他不停喊冤。监狱中，

他知道自己没有杀人，每天他靠意念坚强地
活着。23年后，他出狱了，他更要好好活下
去。对他而言，走好未来路的第一步是治病。
监狱中，他没有身份证。为父亲上完坟

之后，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派出所办理了
身份证。虽然获得了自由，但身体的重病仍
时刻困扰着他。此时的他被亲人带着，开始
奔波于吉林的各大医院，之后在北京工作
的儿子也数次赶回老家带着父亲前往吉林
医院甚至北京的医院，进行治疗。
对于没有收入、没有住所、没有医疗保

险的金哲宏而言，住院需要不菲的费用。他
无罪出狱的消息在当地传开后，当地政府为
他尽快办理了相关保险。“现在进医院治疗，
可以报销一部分。”他说。在9个月间，他不但
有了医疗保险，当地社区还为他办理了低
保，每个月至少有550元的基本收入。“治
病，治病。”他说，“眼前最主要的是治病。”

■与时代脱轨的人

23年，在他看来，他对不起所有的亲
人。前妻知道他出狱的消息后，第一次与他
通电话，前妻在电话里嚎啕大哭。隔日，两
人相见，23年后两人面对面，除了泪水还是
泪水。他获得人身自由后，第一次到前岳父
母家，之前健康的前岳父母面对他，如今已
经再也认不出来。
23年来，他觉得欠儿子太多。在他看

来，儿子的情债这生无法弥补。滂沱大雨使
劲敲打着吉林市一家小型宾馆的窗玻璃。
看着室外的大雨，在半岛记者面前的金哲
宏谈及儿子，他抽泣了两声，泪水很快从眼
眶里滚落出来。他使劲抬了抬头，没能控制
住泪水，他用两只手抱紧了头，嚎啕大哭起
来。一个51岁的男人，回想儿子成长的23
年，没能控制住感情的闸门。
自己入狱的前10年，他的妻子曾抱着

儿子四处为他喊冤，但10年申诉，并没有
换回金哲宏的自由。死缓的判决，让金哲宏
认为自己在监狱与妻子的感情已“名存实
亡”，与其这样不如与妻子离婚，让她再嫁
他人。
出狱后的金哲宏曾与已经26岁的儿子

进行过一次长谈，他们谈这23年，谈人生。23
年来，这是他第一次与儿子长谈。此时，他才
知道为了他，儿子曾抑郁过。在父与子的泪
水中，他鼓励儿子要坚强，在挫折面前一定
要坚强，人生要有信心。“23年我都挺过来
了，儿子没有理由不坚强。”金哲宏说。
23年高墙生活，23年与世隔绝，当他走

出监狱大门满眼全都是陌生。他看着街头的
高楼大厦发怵，他站在公路上不认识街头的
汽车品牌，他不知道电脑为何物，他从没有
见过智能手机，更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姐姐给了他一个淘汰的苹果手机，儿

子为他买了手机卡，并开始手把手地教他
用手机，教他用手机拍照，教他用手机打
字，教他用微信与亲友聊天。如今，尽管他
学会了用微信聊天，但他至今不会用电脑。
“电脑在我面前，我只会开机关机，其他都
不会，连上网，我也不会。”金哲宏说，他成
了一个“与时代脱轨的人”。

■钱赔了，情债难还

9月6日上午，金哲宏在其国家赔偿案
代理律师屈振红、袭祥栋的陪同下，前往吉
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取了国家赔偿决定
书。金哲宏共计获得国家赔偿468万元，其
中包含羁押 8 4 5 2天人身自由赔偿金
2670324 . 88元（315 . 94元/天），精神损害
抚慰金2009675 . 12元。468万元国家赔偿
金也创下了国内冤错案国家赔偿的最高数
额纪录。
金哲宏告诉半岛记者，这一消息报道

后，诸多媒体开始致电他，媒体在关注“新
高”的同时，也在关注这笔资金未来的用
途。“这笔资金目前还没有拿到，应该很快
就能拿到。”金哲宏说，至于这笔资金未来
将如何利用，他现在没有过多考虑。但他表
示，目前他仍需要时常到医院治疗身体，而
他的病不是三天两天甚至三年五年就能治
疗好的，也可能会终生残疾，治病需要花费
大笔资金。
赔偿468万的消息传出后，也有公众

关心并猜想妻离子散的金哲宏会不会用
这笔资金重新组建一个家庭？就此，金哲
宏表示，他无罪判决获得自由身后，曾有
人为他介绍对象，但都被他拒绝了。“我
一个靠双拐行走的人，如何担起一个家？
至少目前担不起。”他说，目前他还靠每
月550元的低保生活，居无定所，如何谈
爱？这些他不敢去想。但未来，如果身体好
转，完全能够生活自理，他可能会考虑找个
爱人成家。
“但这个人必须是相爱的人，而不是图
钱。”他强调说，谈爱、生活要有一个住所，
他会考虑为自己准备一个住所。“情债难
还。”他说，这些年他欠儿子的太多，欠前妻
的太多，自己在监狱的23年对儿子、对前
妻不公。是前妻带着儿子养育儿子一直读
完大学，并在北京找了工作。

■“这些天看他第一次笑”

尽管1995年那起发生在永吉县的20
岁女孩遇害案，目前仍未抓到真凶，但出狱
的金哲宏仍来到了受害少女家人面前，探
望受害少女的家人。“期待警方破案，真凶
现身。”他说。
当过4年兵的金哲宏从军前在职业高

中所学的专业是音乐，从军后他是营里的
文艺骨干。在监狱的23年，他除了认真改
造之外，还创作了10首歌曲。“自己作曲，
自己作词。”他说。在自创歌曲《断翅的雄
鹰》中写下了这样的歌词：断翅的雄鹰心还
在翱翔，渴望在蓝天上自由飞翔。飞回到故
乡姑娘的身旁，心上的姑娘你是否吉祥安
康。啊，雄鹰，我一定会重返故乡，我一定会
重返故乡……
出狱9个月来，除了治病、生活之外，他

一个人住在姐姐家时，会用姐姐家的电子
琴，边弹边唱自己创作的歌曲。除了自弹自
唱，他的歌曲目前已有歌手试唱。他将一名
女歌手在录音棚里试唱的录音放给记者和
身边的朋友听，身边的朋友竖起大拇指，他
笑了，笑声很爽朗。“这些天看他第一次
笑。”金哲宏的朋友说。
怀揣10首自创歌曲，他说，未来或者

他会涉足音乐界，做些与音乐有关的事，尽
管他目前身患重疾、话语有些障碍，但他的
思维清晰异常。他清了清嗓子，在记者面前
使劲唱起了他的《断翅的雄鹰》。窗外的秋
雨敲打着玻璃窗，但他的嗓音掩过了雨声。
唱完之后的金哲宏眼里噙满了泪水，或者
只有他才深知23年被冤枉的滋味。

□文/图 半岛特派记者 王永端

金哲宏的微信头像是一只空中翱
翔的雄鹰。这是他去年出狱学会使用
手机后，自己精选的一个头像。他说，
希望自此不再受束缚，未来能像雄鹰
一样在空中飞翔。
1995年9月29日，吉林省吉林市

永吉县双河镇新立屯一年轻女性遇害
后，时年27岁的金哲宏被锁定为嫌犯
起诉至法院。从案发到2000年的5年
中，该案经历了3次一审，2次发回重
审，法院最终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
行。服刑期间，金哲宏持续申诉。2018
年11月30日上午，吉林省高院再审宣
判，法院认定原审裁判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因此撤销原判并判决金哲宏无
罪。1995年10月11日被收押至改判
无罪，金哲宏在监狱被羁押8452天。
2019年6月3日，51岁的金哲宏

向吉林省高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
9月6日上午，金哲宏在其国家赔偿案
代理律师屈振红、袭祥栋的陪同下，前
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取了国家赔
偿决定书。入狱23年获判无罪的金哲
宏共计获得国家赔偿468万元，其中
包含羁押 8452天人身自由赔偿金
2670324 . 88元（315 . 94元/天），精神
损害抚慰金2009675 .12元，该赔偿也
创下同类无罪冤案中最高金额。
9月7日，在吉林市，半岛记者与

金哲宏面对面畅谈他的现在和将来。
多年脸上没有笑容的他还在记者面前
唱起了他在监狱里自己创作的歌曲
《断翅的雄鹰》。
“我是出狱后第一次在他人面前
唱歌。”金哲宏说。
代理金哲宏案的山东律师袭祥栋

说，金哲宏案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
司法的进步。

入狱23年被改判无罪，获“最高”国家赔偿的金哲宏与半岛记者面对面———

468万只是个数字，但有些

出狱后金哲宏离开拐杖走不了路。

入狱前金哲宏拍摄的照片。


	A04-PDF 版面

